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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1913 年 7 月 18 日—

2015 年 10 月 9日），山西省晋中市

太谷区阳邑村人。

1932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

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

科学家联盟。1934 年，考入北平师

范大学文史系。1936 年夏加入中国

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

书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

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

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

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兼

院党组副书记，国家农业委员会副

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

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

杜润生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

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

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

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

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

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

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

1982 年到 1986 年连续五年主持起

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

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 年 10 月 9 日 6 点 20 分，

杜润生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

102 岁。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同志改革先

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

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位农村改

革的重要推动者，我更不能忘记这

位交往二十来年，亦师亦友，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的老领导、老前辈，值

此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 45 周年

之际，我把酝酿已久、藏在心里的润

老和我之间的故事写就此文，奉献

给读者朋友分享。

九号院里的牵手嘱托

北京，西皇城根大街九号院，由

于走出了王岐山等社会名流而声名

远播。

本人三生有幸，1997 年，也与

杜润生先生在此相识、牵手、结缘。

1996 年，我在中国国土资源开

发促进会任秘书长，会长是首任国

家土地管理局局长、时任全国人大

环资委委员的王先进同志，王先进

同时又是杜润生任会长的中国国土

经济学研究会的副会长，由于这层

关系，王先进会长邀请于光远、杜润

生两位经济学家担任中国国土资源

开发促进会的高级顾问，因此，我们

的很多活动都邀请“二老”出席，也

就有了我与“二老”相识的机缘。

记得那是 1997 年春天的一个

上午，润老把我约进九号院他的办

公室。办公室坐落在西皇城根九号

的一个非常雅致的小院儿里。他的

小院儿东侧是金碧辉煌、戒备森严

的华国锋大院，北侧的小院儿是原

农研室的几位领导办公，后面还有

几座院落据说有国家领导人居住、

办公。

走进小院儿，顾秘书热情地领

我来到润老办公室，润老正在笔耕，

见我到来，放下笔起身迎上前来：

“哎呀小柳你来啦，我正等着你呢！”

说罢非常亲热地牵着我的手，从办

公室走到隔壁会客室，拉着我坐在

长沙发上，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掌

里，庄重而又和蔼地说：“今天请你

来，是想和你说件事儿：于光远我们

商量过了，想请你做国土经济学研

究会的秘书长，同时服务于两个会，

窑纪念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 45周年专稿窑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缅怀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先生

柳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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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我有点儿晕，之前没有一点儿

征兆啊！看我茫然，杜老又说：“这事

儿之前既没有征求先进同

志意见，也没有和别人商

量，主要是于光远和我看

到你们国土资源开发促进

会搞得很红火，都认为你

行，所以才提出请你来。还

有，现在国土经济研究会

的秘书长是刘堪同志兼

的，他年龄大了，精力、体

力有限，长期下去，会影响

学会发展。你看，国土经济

研究会刚注册时有几十间

房子，后来十几间房子，再

后来几间房子，现在只剩

一间平房，你要再不来，我

们可就地下室办公去了。”

看到润老真诚而又为难的

神情，我一方面十分感动，

能得到两位泰斗级老前辈

的赏识，从心里感到荣幸；

另一方面，又感到十分惶

恐，自己做了 20 来年新闻

工作，从没专门涉猎经济学领域，我

行吗？可是，面对德高望重的润老，

我不能推却，只有接受。告别润老，

我随即电话报告王先进局长，问他

之前是否知道此事，先进局长一听

笑了：“这两老，也该给我说一声儿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两位老先生

看上你是好事儿啊，那就努力干吧，

可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啊！”

于是，1996 年至 1999 年 8 月

间，我同时担任两个会的秘书长，直

到 1999 年 9 月，中国国土经济学研

究会换届、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

会注销，我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

土经济学研究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上来。至今，时光流逝 29 年，中国国

土经济学研究会也已更名为中国国

土经济学会，回想润老当年找我谈

话的情形，如同昨日。可以告慰润老

的是，二十九年来，不仅学会事业有

了跨越式发展，“全国中小城市生态

环境建设实验区”“全国低碳国土实

验区”“全国国土空间优化发展实验

区”“百佳深呼吸小城”和科创中国·

乡村振兴“百县千村工程”五个学会

自主品牌红红火火，而且从 2003 年

开始，秘书处办公用房日渐宽敞明

亮，当年的窘迫状况得到根本改观。

要善待布朗先生袁人家是好意

第一次见到润老是在燕莎商

城，时间应为 1992 年。记得那时燕

莎刚刚开业，作为当时北京规模最

大、购物环境最好、最现代化的商

场，吸引很多人前来参观购物。10 月

中旬，党的十四大在京召开，会议安

排与会代表到燕莎参观考察。记得

那天，晚饭后我和爱人到燕莎遛弯

儿，刚上二楼，迎面碰上了一群胸前

佩戴红绸、领导模样的人，其中有一

位瘦瘦的老同志和我擦肩，低头一

看，只见胸牌上赫然写着“杜润生”

三个字。润老那时知名度非常高，加

上我刚离开国务院办公厅不久，杜

润生的名字在我心中印象很深，因

1995 年 10 月，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与

保护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作者陪同杜润生

步入会场

1997 年 10 月 3 日，北京天伦王朝饭店，杜润生、于光远、王先进、朱厚

泽、吴明瑜、刘堪共同决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

会合署办公，柳忠勤兼任两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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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本能地喊出了杜润生的名字，

润老听到有人喊他，友好地冲我一

笑，点头而去。当时何曾想到，几年

后，我会成为他办公室里的常客，成

为他的忘年交。

再见杜润生，是在 1996 年，我

们组织召开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

人战略研讨会。1994 年，时任美国世

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谁

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轰动世界，布朗

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和国际机构发布

的统计数据，预言中国将因生活方

式不断改善、全面都市化和工业化

造成耕地流失、环境恶化和水资源

稀少而日益难以满足人口不断膨胀

下的温饱需求，由此布朗得出结论：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

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

粮食短缺时代，进而剥夺第三世界

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的食品

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由此布

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

布朗的观点在中国几乎遭到一

边倒的抨击，官方、民间、科技、教

育等各个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

者纷纷发表文章、报告、谈话，驳斥

布朗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当时，

我在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任

秘书长，有一次，时任全国人大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的曲格

平同志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他在讲

话时说道，莱斯特·布朗提出谁来

养活中国？还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

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将摧毁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应

该就此问题组织一个研讨会，用事

实驳斥布朗。

根据曲格平的提议，我们着手

会议的调研、组织工作，首先是会议

名称。王先进会长嘱咐我专程请教

联合国农业大奖获得者、农业农村

部原部长何康，最初的名称拟定为

“中国怎样养活中国

人研讨会”。何康说，

只讲养活还不行，还

要养好，我们中国人

不仅要活下去，而且

还要活得很好。辞别

何部长，我随之前往

北京医院邀请在那

里住院休养的杜润

生先生。王先进说，

杜老之前担任中共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

室、国务院农村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是咱

们国家“三农”问题

权威、专家，这个会

一定要请他参加。出乎预料的是，杜

润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却非常客气

地拒绝参加会议。杜润生说：“布朗

先生来中国，大家都不愿意见他，我

见了他，他对中国是友好的，态度也

是很真诚的，现在咱们对他的态度

是不公平的。因此，不要亏待了布朗

先生，人家是好意！”那天，杜老和我

谈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我向王先

进会长作了汇报，又一起征求曲格

平的意见，最后，名称改定为“中国

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

内容也由最初的以“声讨布朗”为主

题调整为以“养活养好中国人的战

略举措”为主题。会议于 5 月 30 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主持，王丙乾、

曲格平等十几位高级官员，石元春、

卢良恕等十多位院士参加，会议开

得相当成功。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作为要闻向全国播发了本

次会议召开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

很大反响。

这几天怎么没有柳忠勤的消

息钥

1997 年仲秋的一天上午，顾秘

书打来电话，“杜老问呢：这几天怎

么没有柳忠勤的消息啦？”

我一听乐啦，屈指算来，两周没

见杜老！

原来，那一个时期，我们的活动

特别多，1996 年 4 月一个月，我们就

在人民大会堂主办了四场活动：一

是由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

曲格平主持的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

国人战略研讨会；二是由时任全国

人大环资委委员、国家土地管理局

原局长、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

会长王先进主持的全国首次国土资

源开发利用经验交流会；三是由时

任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秘书长

的作者本人主持的全国首次国土资

源开发利用报告文学征文颁奖活

动；四是由王先进会长主持的河南

商丘节粮型蔬菜酒新闻发布会。由

于活动紧扣社会发展主题，四次活

动影响都很大，尤其是“中国怎样养

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四次活

动都邀请杜润老参加，出于对布朗

2007 年春节，作者与杜润生先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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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尊重，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

战略研讨会没有参加外，其他三个

活动润老都出席并讲话，给大家留

下深刻印象。因此，这段时间没有活

动，润老便电话过来询问。第二天，

我便骑车前往 9 号院杜润老办公

室，就近期活动情况如实报告，并感

谢老人家的殷殷关爱之情。

野可以可以也可以冶与南街村

南街村，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我知道南街村，是因为河南电

视台的“梨园春”。

我爱看“梨园春”，是因为我是

河南人，“梨园春”，唱的就是俺河南

戏。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梨园

弟子演唱正欢，其间插播“南街村牌

方便面”广告，我一愣怔：河南还有

这么牛的“方便面”，能在火火的“梨

园春”里上广告，上一回，得多少包

方便面呀？

回到豫东商丘，和县里的几个

领导兄弟小聚，说起南街方便面，这

几位父母官异口同声：南街村不得

了！南街的东方红…南街的老百姓

…南街的集体经济……

一通神侃，一个“！”号、一个“？”

号，悠然在我心中升腾：南街这么

神？为什么？

于是，2001 年、2004 年、2012

年，我三到南街村，为的就是，探访

南街村的神奇。

南街村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

城关镇一个面积仅 1.78 平方公里的

中原村落。1984 年，在支部书记王

宏斌的领导下，南街村高举毛泽东

思想大旗，重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

路，村民们在村的行政机构及村营

企业上班，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免费

享受粮食、肉、油等配给，住宅、教

育、医疗、办红白喜事也一概不收

费。如果村民上大学，学费也由村里

负担。

进入南街村，呈现在眼前的是

宽阔平坦的街道、林立的楼群、设计

别致的公园、赏心悦目的环境。在这

里，你丝毫感觉不到内地农村贫穷

落后的气息，一种清新、整洁、气派、

优雅的感觉簇拥着你，迫使你急切

地去欣赏“豫南一枝花”的娇容，领

略“乡村都市”的风采。南街村布局

合理，工业区、生活区、教育区分布

有序、错落有致，花园式的企业、花

园式的住宅、花园式的校园，使生活

居住在这里的南街人轻松愉快、幸

福安然。

第一次从南街村回京的第二

天，我便带着很大一个问题走进西

皇城根九号杜润生的办公室，向他

报告了我在南街村的所见所闻，同

时提出：“全中国的农村都分田分

地、包产到户，南街村为什么可以独

2012 年 8月，作者与河南省旅游局局长范修芳（左）、国土资源部原耕地

保护司司长潘明才（中）留影于南街村毛泽东广场

杜润生、于光远，一对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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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一帜？”

润老一听笑啦：“小柳，看来你

对那一段历史还不十分了解呀！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

年，我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

究。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

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事

实上会议已无法继续。怎么办呢？这

时候我们索性撇开包产到户的话

题，讲起了如何从制度上解决农民

的温饱问题，进而形成了著名的中

共中央“75 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

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

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

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

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

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

以包干到户”。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难呀！

正是由于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

合，不只推动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

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

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

…”，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

个“可以”。

南街村的存在和发展，就是得

益于‘可以可以也可以’的中央 75

号文件。”

2012 年 8 月，时任河南省旅游

局局长范修芳陪同潘明才司长我们

一起又来到南街村，大家共同探讨

一个话题：南街村几十年繁荣不衰，

主要靠的是什么？

结论是：党的政策支持，党支部

的正确引领，老百姓的高度认可，三

者不可或缺。

于光远

比我的脑袋

好袁我比于光
远的腿好

于光远、

杜润生，都是

改革开放初期

的风云人物，

老哥俩儿，政

治投缘、学术

投缘、性格投

缘，好了几十

年，一个 98 岁

先行，一个 102 岁后走，都是超长寿

的老人家。

“于光远比我的脑子好，他出的

书比我多，我比于光远的腿好，走的

路比他多”。说起于光远，润老如是

说。

前些年，我向杜润老请教健康

长寿的秘诀，润老伸出三个指头：

“每天喝一杯酸奶、每天到办公室上

班、每天散步45 分钟。”

关于酸奶。润老家人说，从北京

市场供应的大瓷瓶开始，到现在精

制塑料盒，多年来从没有间断，而且

都是早起喝，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喝。

我曾经问润老，冰箱里的酸奶那么

凉，您行吗？润老说没有关系，那么

多年了，适应了。

关于上班。那更是我亲眼所见，

因为那时找杜润老报告工作、商量

事情，都是到他办公室。当时润老已

经 96 岁，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

议，但是杜润老做到了。不过润老到

办公室一般都是上午九到、十一点

离开，不迟到也不早退，在办公室会

客人、看文章，间或邀请几位老友聚

会议事。据说，那时他和于光远、李

锐、朱厚泽、刘堪、吴明瑜等经济学

界名人有一个沙龙式的活动，定期、

2008 年 1月 9日，杜润生（前排左 5）第三次出席中国国土区域城市经济

学家新春联谊会

2008 年 5 月 1 日，作者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夏

俊（右）迎接杜润老来到丁小伦、万芊婚礼现场

2 0 2 6.2 CH I N A T E R R I T O R Y T OD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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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题议论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热点问题，好不热闹！润老说，在

办公室比在家强，因此，我喜欢到办

公室。

关于走步。一般都是在下午，午

休到三点半，起来活动活动，四点半

开始走，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结束。

有一年冬天，记得那天特别冷，北风

呼呼地刮，好像是入冬以来最冷的

一天，我和副秘书长庞海滨去找他

说事情，进楼门迎面碰上润老，只见

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口罩，在保

姆的搀扶下正要出门走步。我们认

为天气实在太冷，就力劝润老回家

休息，他心有不甘地接受了我们的

建议，到了家对我们说，今天看你们

的面子，不然是一定要走的，你们知

道吗？走路对我的健康来说是十分

重要的！受杜老这种坚韧不拔锻炼

身体精神的鼓舞，后来我也坚持走

路健身，而且一走就是十几年，从未

间断。

年轻人的喜事儿袁 我愿意参
加

杜润生身居高位，却没有一点

高官的架子；泰斗级权威，却没有一

点权威的架势。他不仅非常愿意和

我们年轻人交流，而且非

常喜欢参加由年轻人举

办的活动。润老不止一次

地对我说，学术需要传

承，你们年轻人活泼开

朗，脑瓜灵、接受事物快，

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

国土经济学会的平

台大、业务宽泛，而且我

们活动很多，一般情况

下，只要请润老，他都会

参加。2008 年开始，我们

牵头并联合中国区域经

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

会共同举办“中国国土区

域城市经济学家新春联

谊会”，杜润老连续三年出席会议，

而且每次都要发表自己的学术观

点。润老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人，以致

我们的联谊会越办越红火，现在已

经成为国土领域专家学者不可或缺

的学术交流、沟通联谊平台，目前已

经连续办了十届。

杜润老不仅关心年轻人的成长

进步，而且关心年轻人的幸福生活。

2008 年 5 月 1 日，学会秘书处工作

人员丁小伦、万芊结婚，润老不仅为

他们题词祝贺，而且还不顾高龄，亲

自出席他们的婚礼。记得那天，我们

一位领导看见润老来到婚礼现场，

十分紧张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他请

来了？这么大年纪，出了问题可担不

起啊！”我悄悄对他说：“没有关系，

这次，是他家的保姆主动告诉我，如

果我们想请杜老，她负责把杜老送

到楼下，注意接送安全就行，保姆还

说，杜老很愿意参加活动，在家里待

着反倒不舒服！”那天的婚礼现场，

杜润老情绪很高，不仅和许多客人

合影留念，而且还主动要过话筒，声

音洪亮地发表讲话，祝福一对新人

幸福、快乐！

你们商丘的面食好啊

1998 年，我的家乡商丘撤地设

市，原来的商丘县改为睢阳区，原来

的商丘市改为梁园区。我的好友、时

任商丘县委副书记江方众到梁园区

任区长，上任不久，带领一干人马来

到首都，邀请于光远、杜润生等经济

学家为梁园发展把脉，杜老由于在

商丘工作生活过一个时期，对商丘

的情况很熟悉，座谈会上，杜老说，

商丘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在历

史上就很发达。现在京九铁路、陇海

95 岁的杜润老声音洪亮地发表讲话，祝福一

对新人幸福、快乐！

杜润生与出席丁小伦、万芊婚礼的嘉宾合影留念。（二排右起）夏俊、何

嘉平、柳忠勤、杜润生、段应碧、卫宏、王祝雄、庞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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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座谈会的杜润生、王先进、吴象、刘堪、刘文甲等共同认定商丘梁园

应该建设“内陆商港”，前右 1为梁园区区长江方众

铁路在那里交叉，公路也在那里交

叉，区位优势十分优越。因此，很适

合建设内陆港。但是内陆港怎么建，

很值得研究。商丘交通十分方便，是

全国很少的货物集散地，应该在仓

储、运输、商贸方面好好发展。为此，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梁园发展战略

定位应该为“内陆商港”。十多年来，

历史上诞生过中国商业始祖王亥的

商丘市、梁园区，围绕这一战略定

位，建设内陆商港，弘扬三商（商业、

商品、商人）文化，推动商丘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大幅提升和改善了商

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存环境。

在我们商丘古城原中原局会议

旧址纪念馆里，陈列着与会的各位

领导同志的名字，最长寿的当数杜

润生。那时，他是中原局秘书长。作

为商丘人，我很关心那段历史。有一

次，我请杜润老谈谈那次会议情况，

润老说，那次

会议 是中 原

局为 贯彻 中

央党的 七 届

二中 全会 精

神而召开的，

主要 是研 究

解决部队 应

该怎 样占 领

城市 和管 理

城市的问题，

时间 是在 天

津战 役结 束

之后，淮海战

役结束之前。杜老说，那次林总也来

了，主要是来与刘、邓办交接手续，

因为会后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刘、邓

率部奔赴西南，中原局改为华中局，

由林总出任书记，不久又改为中南

局，林总继续担任书记。一天晚饭

后，林总约我出去散步，我们沿着黄

河大堤信步前行，他问我，对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的传达，大家有什么反

映？我说，有一个问题没弄清楚：中

央说今后工作重心在城市，含义是

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领导机关

进城、以城市为中心领导乡村？林总

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从长远看，

基本上可以说是城市带动乡村，但

眼前还是应该首先解决乡村问题、

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工作重点

应该首先放在农村。在他看来，这是

“哪只脚先迈步”的问题。我感到这

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当

天晚上，就把林总这个意见传达给

李雪峰、邓子恢，他俩都表示同意这

种考虑。

杜老深情地说，商丘是个好地

方，我去过多次。你们那里的面食做

得非常好，花样多，又好吃。接着，杜

老话锋一转：“但是，要想永远地过

上好日子，就一定要搞好教育，在教

育上舍得花钱。不知道你们商丘有

没有大学，要没有，一定要办所大

学，要培育高素质的人才，只有全民

整体素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和更快！”

我告诉杜老，现在商丘不仅有大学

专科学校，而且还有了大学本科，杜

老听了高兴地笑了。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是出思想

的地方

不久前，我去看望 90 高龄的中

国科协原副主席、甘肃省原副省长

2 0 2 6.2 CH I N A T E R R I TO R Y T OD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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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杜润老向出席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研

讨会的学会理事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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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恕先生，与刘主席老伴田裕钊一

起话家常，刘主席又一次感慨地说：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真是个出思想

的地方！”

九十年代初，刘恕先生曾任学

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恕说，

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长是杜润生，

那时，和杜润生、于光远、吴明瑜等

大家在一起交流很多，杜润生经常

提出一些鲜活的思想观点供大家研

究交流。比如：中国改革也要走农村

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三农”问题作

为改革的首要问题来解决，农村问

题解决好了，城市的问题就不难解

决；再如：发展小城镇，就要站在小

城镇老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

理问题。要本着让老百姓离土不离

乡的原则，就地发展，就地安置，同

时务必要重视留守儿童问题、居家

养老问题、夫妻生活问题等，还有海

洋国土问题。1994 年、1995 年，杜润

生曾经两次主持科普会议，明确提

出“海洋国土”的理念，同时还成立

了海岛开发专业委员会。要知道，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海洋问题

远远没有今天这样火热，国人没有

几个知道或者把海洋看得如此重

要。但是杜润生、于光远等国土经

济学家高瞻远瞩，早早就提出了要

研究海洋国土、开发保护海洋国

土。杜润老曾多次告诉我，国土经

济学会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把海洋

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其中两次为我

介绍厦门大学校长，要求我到厦门

就近请教海洋国土研究的有关问

题。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

素，海洋国土研究在我会一直没有

摆上应有位置。目前，我国海洋国

土面积已达 300 万平方公里，中国

国土经济学会有责任也有义务展

开海洋国土研究，推动海洋经济的

科学发展、持续发展。

五个野一号冶文件

杜润生终生寄情于农民，终生

为农民鼓与呼。但是要说杜润生对

农民的贡献，举世公认：“五个一号

文件”。

“五个一号文件”是指 1982 年

至 1986 年中共中央下发的每年第

一个一号文件：1982 年的主题为“正

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农业生

产超常规发展”；1983 年的主题为

“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 年的主题

为“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

1985 年的主题为“调整产业结构，取

消统购统销”；1986 年的主题为“增

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在我和杜润老近二十年的交往

中，曾多次谈到“五个一号文件”的

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五

个一号文件的重大意义，更不知道

当年五个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当

年，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传统观

念作祟，一项改革新政出台往往会

遇到许许多多的阻力。尤其是中国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基础，民

以食为天，农民的吃饱穿暖直接关

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因此，关于

农村工作的文件总是能够挑动许多

人的神经。每个一号文件出台都会

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

说到“五个一号文件”，润老多次

对我说：“那真得感谢当时主持中央

工作的领导同志。1982 年，中央领导

在头一个‘一号’文件下达后有一个

批示：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

略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没有中

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后边的四个一

号文件就很难顺利下达”。直到今年，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都是

“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放到如此重

要的位置，杜润生功莫大焉！

作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那时，杜润生是党中央、国务院主

要领导农业方面的第一高参，为了不

负众望，真正把文件发到老百姓的心

坎里去，每一个“一号文件”下发后，

杜润生都会邀请几位在县里工作的

负责同志来到九号院座谈交流，认真
2003 年 7 月 18 日，杜润生九十大寿，作者与温瑾、庞海滨、张道明一起

为润老拜寿。左 2为润老夫人马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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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 页) 大平原的基本自然

属性，植林工程要躬行”的警告；

1955 年，当“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

划”的防护林带营造最为轰轰烈烈

前 5 年时间，苏联林业研究所科学

家，已得出“在荒漠草原主要限制因

素是缺少降水，在没有引水灌溉的

条件下，造林难以成功”“在干草原

的平原无论用播种或栽植营造片

林，都不见得是合理”的结论。可见，

两大显赫林带工程失败结局的根本

原因是超越了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地

带的地带性阈值和临界。“人类无法

改变自然的属性”，违背了地带性规

律结果必然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即或是显赫的领导人命名也未能躲

避以败笔结束的后果。

人类在漫长地了解自然界、认

识自然过程中，逐渐明白，“地带性

规律”与人类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

相关性，它是人类在地球表层合理

利用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依据，以及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理

论基础。

渊作者系甘肃省原副省长尧中国
科协原副主席冤

2013 年 7月 20 日，作者与百岁润老在北京医院

2 0 2 6.2 CH I N A T E R R I T O R Y T ODA Y

听取文件下发后地方领导同志的反

应，以及他们的意见或建议。

潇洒于光远袁严谨杜润生

于光远潇洒，杜润生严谨，这是

老一辈经济学界公认的，也是我在

与他二老长期的交往中看到的。

河北省清河县，不产山羊，却是

全国最大的羊绒生产基地，念的是

“两头在外的生意经”。1996 年，我

奉杜润老指示到清河考察，县长周

国江得知是杜润生派来的，肃然起

敬：“杜润生啊，理论高深，语言逻辑

相当严谨，他的讲话就是文章。当

年，我们读杜润生的文章就像读圣

经一样！”

杜润生

还在小院儿

办 公 的 时

候，业界的

一位朋友因

公需要请他

写封信给所

在 单 位 领

导，朋友知

道我和润老

的关系，邀

请我一起造

访 润 老 求

助，我欣然同意，心想这是件好事，

润老一定会支持。那天，我们俩带着

起草好的函件，拎了一个果篮来到

西黄城根九号院，润老热情接待了

我们，没有想到等朋友说明情况后，

润老脸色严肃下来：“这事儿我不能

做，不合适！”润老说：“我虽然和你

们部长很熟悉，但这件事由我来说

话不合适，会给人家出难题的。”我

一看事儿要砸，赶忙接过朋友的话

茬，详细叙述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

润老极为认真地询问详情，又把函

件草稿改了个底掉，让秘书誊抄清

楚，这才放心地签上名字。出了九号

院儿，朋友擦擦脸上的汗，感慨不

已：“百闻不如一见，杜润生严谨，可

见一斑啊！”

2015 年 10 月 9 日，杜润生走完

102年人生旅程，仙逝于北京医院。11

日，我来到木樨地24号楼，进楼门上

电梯，里面站着几个中年人，其中一

个高挑的个子，看着面孔似曾相识。

电梯出口，靠窗摆了一张桌子，桌子

上放有签到簿，签到簿已有不少人签

名，我拿起看了看，最下面的名字竟

然是大名鼎鼎的“文革”名人聂元梓，

没有话说，在聂元梓的大名下面，恭

恭敬敬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润老

家，不大的客厅里悬挂着杜润生的遗

像，照片上的润老，形象消瘦但神采

奕奕，满面笑容。遗像下面摆放着不

少花篮和花圈、花束。那几位中年人

之后，我向润老遗像三鞠躬，腰弯下

来，二十多年的交情顿时涌上心头，

眼泪跟着流了下来，起身拉住润老女

儿杜霞姐的手，啜泣不止。霞姐拉着

我坐在沙发上，只听那位高个子的中

年人正在摄像头前发表感言：“那一

年，杜叔叔随我父亲外出考察，中午

吃饭时，杜叔叔就是不上桌，我父亲

招呼他他也不来。原来，饭桌上有应

该保护的野生动物。后来我父亲说，

这个杜润生，生活严谨得很呢！”

讲这个故事，我是想告诉读者，

严谨的杜润生，对谁都严谨，哪怕是

国务院总理。

BENKANTEGAO
本 刊 特 稿




